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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民族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
——访满族艺术家刘兰芳

□耿 柳

北疆叙事的十二个瞬间镜像北疆叙事的十二个瞬间镜像
——以《草原十二骑手》为言说中心

□□王王 佳佳

烙印在骨子里的家乡艺术

耿 柳：刘老师好！我了解到，您的艺术生

涯起步于东北大鼓，而东北大鼓与子弟书之间有

着深厚的渊源。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子弟书

的？它对您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刘兰芳：谈及此事，确实离不开我的家乡辽

阳，也离不开我的家庭。我出生于1944年，是土

生土长的辽阳人。先有辽阳，后有沈阳。清代辽

阳堪称子弟书创作的重镇，涌现出众多文人雅

士。比如著名的子弟书《忆真妃》，经考证，其作

者正是辽阳的文人春澍斋。我的艺术启蒙之作，

正是这部《忆真妃》。你说这巧不巧？仿佛有一

种血脉相连的缘分。

我家可谓东北大鼓的世家。我母亲她们共

有姐妹四人，母亲是最小的，大姨去世较早，剩下

的三姐妹都擅长演唱东北大鼓。我二姨刘茹卿

师从辽阳著名艺人窦贵山，窦先生虽为半盲，但

艺术造诣极高。二姨学成后，传授给三姨刘茹

静，三姨再教给我母亲刘茹莲。我母亲从12岁

起便登台演唱东北大鼓，持续了20年，她年轻时

演唱的很多曲目都是子弟书段子。记得当年，我

四五岁，我姨家的两个姐姐比我大，都十四五岁，

和我妈一起到沈阳唱大鼓，唱子弟书段子，我坐

在黄包车上，随她们辗转于各个演出场所。她们

在前台演唱，我则在后台聆听。那些雅致的词

句、优美的旋律，如同乳汁般，一点一滴浸润我的

心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童子功，在潜移默化

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技艺。子弟书那种描绘景

物如临其境、抒发情感扣人心弦的魅力，早已深

深烙印在我的骨子里。

耿 柳：您提到《忆真妃》，它作为子弟书的

经典，其文学性和音乐性有什么特别之处？

刘兰芳：子弟书的词句尤为典雅工整，合辙

押韵，朗朗上口，将传统文学的精华与民间说唱

艺术完美融合。以《忆真妃》中的句子为例，比如

那段“莫不是”：“莫不是弓鞋儿懒踏三更月，莫不

是衫袖儿难禁午夜风。莫不是旅馆萧条卿厌恶，

莫不是兵马奔驰你怕惊……”还有那“再不能”：

“再不能太液池观莲并蒂，再不能沉香亭谱调清

平。再不能玩月楼头同玩月，再不能长生殿里祝

长生。”这些文字，美不胜收，对仗工整，意境深

远，情感层层递进，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悔

恨、悲痛表达得淋漓尽致。子弟书的结构讲究，

通常以景色描绘开篇，继而进入叙事抒情，最后

以十句八句收尾点题。这种严谨的格式，本身就

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提炼。东北大鼓吸收了大量

子弟书的段子，像《忆真妃》在沈阳最为流行，完

全是原词演唱，80句，全唱下来需15分钟。后

来，天津的骆玉笙老师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

铃》，便是根据东北大鼓的《忆真妃》改编的，她那

个版本比我们少了四句。

优秀的改编旨在让经典重焕活力

耿 柳：也就是说，子弟书为东北大鼓提供

了大量文学底蕴深厚的脚本。您正式登台后，演

唱过哪些子弟书题材的节目？这段经历对您后

来的艺术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刘兰芳：我15岁那年，即1959年，正式加入

鞍山曲艺团，起初主要演唱东北大鼓。东北大鼓

因常演唱子弟书段子，被分为三类：子弟书段、三

国段和草段（泛指其他题材）。我演唱过的子弟

书段子颇多，包括《忆真妃》《宝玉探病》《襄阳会》

《杜十娘》《西厢记》等。《宝玉探病》的开头是“九

月重阳菊花红，金风飒飒透帘栊”，属于《红楼梦》

题材。曹雪芹的高祖在辽阳管理过红衣大炮，因

此，20世纪80年代末辽阳曹雪芹故居举办演出

时，我演唱了子弟书《宝玉探病》。为压缩时间，

当时我演唱的是耿瑛老师改编的压缩版，仅有

40句。

东北大鼓我唱了37年，它是我艺术生涯中

至关重要的基石。演唱子弟书需要深刻理解其

情感和韵味，站在台上，不仅要做到字正腔圆，更

要通过唱腔和表演，将词中的意境和情感淋漓尽

致地传递给观众，带给他们美的享受。那时，讲

究的是“词雅、曲美、人漂亮”。这种严格的训练，

对我后来转行说评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

没有东北大鼓的扎实基础，我的说书发声技巧不

可能达到如今的水准，气息、节奏、韵律感，都是

在唱大鼓的过程中锤炼出来的。可以说，子弟书

和东北大鼓赋予了我艺术的根与魂，使得我的嗓

子至今仍能保持不衰。

耿 柳：您提到了改编，像《宝玉探病》就是

耿瑛老师从子弟书改编而来。在您看来，将古

老的子弟书文本进行适应当代的改编，需要注

意什么？

刘兰芳：改编并非随意为之，精髓必须保

留。子弟书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其格律、修

辞及情感内核，堪称瑰宝。改编者务必深入研读

原著。例如，耿瑛老师、宫钦科老师等前辈，以及

已故的赵其昌先生，还有如今像杨清江这样的研

究者，他们均潜心钻研，深谙子弟书“二二三、三

二二”这一基本句式规律，懂得如何在保持作品

风骨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压缩或调整，并巧妙

加入适当的衬字，以使其更契合当时的舞台和观

众需求。优秀的改编，旨在让经典重焕活力，而

非破坏其原有风貌。

艺术终究是心与心的交流

耿 柳：您在东北大鼓的演唱中大力倡导

“说新唱新”，这种创新动力来自哪里？具体是如

何实践的？

刘兰芳：时代在变，观众在变，艺术亦需与时

俱进。我在演唱东北大鼓后期，深感某些唱腔过

于冗长，亟须契合新时代的节奏与审美。当时，

不少人鼓励我对东北大鼓进行改革，建议我缩短

唱腔，使其更加慷慨激昂，以反映新时代的生活

与情感。于是，我不仅在传统曲目上进行调整，

更开始大量演唱新编曲目，如《梁红玉擂鼓战金

山》《千里送婴儿》《刑场婚礼》《张学良》等，核心

宗旨便是“说新唱新”。这些新曲目，无论唱词还

是唱腔，都力求创新，贴近现实，情感表达更为直

接有力。

如今，中央电视台仍保存着我当年的录音，

后来又录制了我给自己配像的资料。创新并非

摒弃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的

评书之所以能够站得住脚，正是因为有东北大鼓

这门“唱”的功底作为支撑，使我在“说”时，语言

更具节奏感和音乐性，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耿 柳：现在您也收徒传艺，门下有不少弟

子已成为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在教授他们

时，您如何看待传统曲艺规范的价值？

刘兰芳：辽宁省是东北大鼓的发祥地，也是

子弟书流传最广的地方。我评书的弟子有48

个，全国各地都有，而东北大鼓的18个弟子则全

部是东北的，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的最多，可见

一方水土养一方艺。他们有的本身就是非遗传

承人，但我常跟他们说，还得学！为什么？因为

传统里的精华太深厚。我的作用就是将老一辈

传授的知识与我数十年实践的经验结合起来，再

传给下一代。子弟书的格律、东北大鼓的韵味，

这些都是基本功，是必须遵循的规矩。想要创作

出优秀的现代鼓词，赋予新作品生命力，就必须

以子弟书为根基，深入探究其创作规律。

当前，有一些创作显得杂乱无章，既不合辙

押韵，又缺乏真情实感。近期，我也关注到AI创

作鼓词的现象，尽管它能模仿辙韵，根据故事编

排内容，但终究缺乏情感，难以打动人心。艺术，

终究是心与心的交流。子弟书中那份真挚的情

感，正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髓。

以古老艺术讲述新时代的故事

耿 柳：正如您所说，子弟书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瑰宝，在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更好

传承和发展这份遗产？它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有

哪些启示？

刘兰芳：首先，必须重视并深入研究。在传

承方面，我认为可以从教育入手，例如在艺术院

校相关专业中，将子弟书的代表作如《忆真妃》等

经典作品纳入教材，让学生从小领略传统韵文的

独特魅力。其次，创作应回归并学习传统。子弟

书的成功在于雅俗共赏，文学性体现其雅，可唱

性和传播性则彰显其俗。当今的曲艺创作，乃至

更广泛的文艺创作，均可从子弟书中汲取养分，

学习其语言锤炼、故事架构以及充满真情实感的

表达方式。创作者需克服浮躁心态，效仿老一辈

文人、艺人的钻研精神，沉心静气地打磨作品。

最后，创新应立足于本体艺术规律。无论东北大

鼓还是其他曲种，创新均不可脱离其基本的艺术

准则。子弟书的部分优秀曲本之所以能被其他

艺术形式吸收并流传，正体现了其内在的生命

力。我们的创新应旨在强化而非削弱这种生命

力。应鼓励在尊重艺术本体的基础上，大胆探索

新内容、新唱腔及新的表现手法，使古老艺术能

够讲述新时代的故事，吸引年轻观众的关注。

耿 柳：您对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热爱，以

及对其传承创新的坚持，令人感动。这份艺术瑰

宝无疑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生动体

现。它的价值，有待我们进一步去发掘和传承。

刘兰芳：确实如此，我深爱子弟书。我坚信，

只要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到它的独特价值，投入真

心去传承，并勇于创新，子弟书这一卓越的民族

艺术，必定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

彩。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更需要后来

者持续接力、共同努力。

（耿柳系辽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长春光华

学院特聘教授）

■■访访 谈谈

书鼓——东北大鼓等曲艺形式常用的伴奏乐器

刘兰芳

在中华文化的璀璨星空中，各

民族共同孕育了绚烂多姿的文学艺

术形式。子弟书、八角鼓等艺术形

式起源于民间说唱，其中子弟书源

自清代八旗子弟的娱乐活动，以文

辞优雅、情感深沉、韵律铿锵为主要

特点。如何让这份厚重的民族文艺

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其严

谨的格律与深邃的情感对当代文艺

创作又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

题，作者采访了与子弟书、东北大鼓

有着深厚渊源的艺术家刘兰芳。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的时代语境下，北疆叙事突破了以往内蒙

古文学的表达边界，跃升为展现多元文化交往交

流交融的重要载体。《草原》杂志编选的中短篇小

说集《草原十二骑手》，汇聚了新时代内蒙古12

位中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他们的作品以敏锐的

时代洞察力捕捉北疆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脉动，

以鲜活的地域文化特质勾勒出北疆文化与现代

文明的交融图谱，更以层叠交织的叙事视角，在

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在多民族叙事主体的交织

中，呈现共同体图景，共同构建起北疆大地在时

代转型中的立体文学镜像。

民族特质与文化思辨的结合

“70后”作家海勒根那、赵卡、拖雷以差异化

的北疆叙事，书写北疆大地上的人们的精神追

求。海勒根那以温情笔墨，勾勒草原文明基因在

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赵卡用荒诞解构之

刀，剖开文化符号在现代冲击下的裂变与重构；

拖雷以历史纵深感为尺，丈量传统智慧与当代经

验的对话可能。三位作家既深植于游牧文明的千

年根系，又以先锋姿态重构传统叙事范式，最终

创作出兼具民族特质与文化思辨的小说。

海勒根那的《请喝一碗哈图布其的酒》采用

“远方来客”的寓言框架，将脱贫攻坚实践转化为

文化对话场景。身着蒙古袍的神秘访客如历史的

凝视者，在见证哈图布其村生态养殖合作社、光

伏电站等现代设施时，其对银碗礼仪、马头琴曲

的本能共鸣，既隐喻了传统文明与现代发展的价

值契合，也印证了中华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形成

的文化共识。《巴桑的大海》体现了残缺身体里的

精神图腾，主人公巴桑对父亲“逐海而居”传说的

追寻，实则是对草原文化中自由迁徙精神的当代

诠释；老额吉用鄂温克族草药为他疗伤、汉族医

生为他安装义肢等情节，体现了多民族医疗智慧

的团结协作。如同大海接纳万千溪流，北疆文化

在接纳不同民族的生命经验中，形成超越地域的

精神疆域。

赵卡的《沙县简史》《你会游泳吗》别具一格，

既不同于海勒根那温情脉脉地展现草原生活的

质朴与希望，也不像拖雷那样，从现实与历史维

度深挖人性挣扎。赵卡以犀利的笔触，打破传统

小说的叙事常规，构建出充满荒诞色彩的独特空

间，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社会现象及文化内涵。拖

雷的《厄尔尼诺》《叛徒》从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

进行描述，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当下平凡人的生

活困境，还是历史中人物的命运抉择，背后都是

人性在不同环境下的映照。这两部作品宛如两面

镜子，一面映照出生活的琐碎与坚韧，一面折射

出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共同深化了北疆叙事对社

会、历史与人性的思考。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共生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共生是北疆叙事的主线。

“80后”作家娜仁高娃、肖睿、阿尼苏、陈萨日娜

的小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历史进程，揭示出传统

与现代并非对立割裂，而是在相互激荡中实现交

融与创新。娜仁高娃的《门》讲述了“我”从草原到

城市的迁徙，深刻再现了文化空间转换带来的强

烈冲击，以及“我”在不同“门”之间的穿梭徘徊，

这正是传统游牧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碰撞的缩

影。《裸露的山体》叩问生命本质，作者将手掌贴

紧裸露山体，在岩石与血肉的温度交换中，触摸

到文明进程里永不沉沦的精神岩层。

相较于扎根草原、书写民族记忆的娜仁高

娃，肖睿的创作始终处在漂泊与迁徙之间的悬浮

状态。《暖阳》将孤独症患儿的疗愈场域设置在草

原与城市的临界点，当北京的中产家庭带着孩子

踏入蒙古马的世界，马背起伏的韵律与草原长调

的泛音，意外成为破解现代孤独病症的密码。在

《筋疲力尽》中，他以充满实验性的叙事迷宫，将

现代年轻人的焦灼与愤懑编织成一场生存寓言。

作者打破传统线性叙事的桎梏，用碎片化的时空

拼贴、荒诞化的意象隐喻，将职场异化、情感危机

与精神内耗具象化，剖开都市青年光鲜表象下的

创伤与挣扎。阿尼苏的《铁布鲁》《阿扎的江湖》、

陈萨日娜的《一朵芍药的一片海》《云中的呼唛》

等，则表达了对草原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考。4

位作家以差异化的叙事，共同呈现了北疆现代化

转型的精神图谱。

开拓全新的审美维度

“90后”作家渡澜在叙事结构上大胆创新，

采用了碎片化、跳跃性的寓言写作方式。在《傻子

乌尼戈消失了》和《在大车店里》中，她突破传统

小说的写实框架，以超现实的叙事策略与独特的

美学表达，推动了内蒙古小说从地域书写向现代

性表达的深刻转型。《傻子乌尼戈消失了》构建起

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草原世界，主人公乌尼戈看

似痴傻，却拥有与自然生灵沟通的神秘能力。他

能听懂马匹的低语，预见天气的变化，甚至能与

古老的草原精灵对话。这种设定打破了现实题材

的常规逻辑，将读者带入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想

象空间。小说中，乌尼戈的消失并非简单的物理

消失，而是一场充满意味的精神迁徙。他像一缕

青烟般消散在草原的暮色中，只留下一顶破旧的

蒙古帽。这一情节既暗示着传统草原文化在现代

浪潮冲击下的逐渐隐退，又暗含着对这种文化神

秘内核的敬畏与礼赞。渡澜通过奇幻元素的运

用，将草原文化中那些难以言说的神秘主义色彩

具象化，为北疆叙事开拓出全新的审美维度。

苏热的小说《金骆驼》《黄塘记》，以简洁冷峻

的笔触，刻画出西北小镇独特的地理风貌与人物

命运，架起了一个苦涩孤寂的文学空间，为北疆

叙事带来别样的思考与表达。《金骆驼》围绕着

“金骆驼”这一似真似幻的传说展开，在黄沙漫天

的世界里，航沙人世代追寻着金骆驼，它承载着

祥瑞、财富与神秘的希望。苏热的文字简洁凝练，

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堆砌，却极具画面感与感染

力。他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细微瞬间，通过对人物

动作、神态、心理的精准描摹，使人们能够真切感

受到人物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如通过朝鲁的经

历，告诫人们理想与现实虽然存在巨大落差，但

是人们在困境中不能放弃对心中信念的执着坚

守。这种坚守无关结果，而在于追寻过程中对自

我价值的确认。金骆驼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代表

着人们在荒芜现实中对美好希望的不懈追求。

作为“00后”作家，田逸凡的《珍爱的你们》

《乃玉的暗色滩地》、艾嘉辰的《腹鸣》《新年快

乐》、晓角的《清冷之人》《淡绿色的马》极具锐气。

他们对北疆的现实观察与重构，让我们在阅读中

既能触摸到传统的温度，又能接入未来的想象，

最终看见被重新定义的北疆叙事。

12位作家，通过他们笔下细腻的叙事，让读

者深切感受到不同民族文化在碰撞中相互理解、

在交流中彼此赋能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根基，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强劲而温暖的文

学力量。

（作者系呼和浩特民族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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